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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性的智慧





心怀慈悲让井水


奇迹出现喜丰收





心怀慈悲让井水


奇迹出现喜丰收





2000年的春天，吉林某地天气十分干旱，河流的水都干涸了，以种水稻为主的某乡农民们盼雨如油。偏偏天公不作美，那年的春天就是无雨。无奈乡政府只好组织人力打机井抽取地下水灌溉稻田，因水量有限，


给每户农民只能按量供给，而且还得轮流取水。


农民们一年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几亩水田上了，而且种水稻是有时间的，误了农时就会误了一年的收成。因此农民们都去抢水。面对此景，乡领导只好让农户们排号取水，但秩序仍然很乱。其中有一个年青人，在后面静静地排队等候，奇怪的是轮到这位年青人打水时，他仍然让给后面的人。乡领导惊奇地问他：别人都往前抢，你为什么不争？这个年青人说：“大家都很不容易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教我们凡事要按真、善、忍做。遇事要先想到别人，所以我不能和乡亲们争。”一席话说得乡干部频频点头，还是人家炼法轮功的风格高。


等乡亲们把自家的水田都插完苗后，最后只剩下他自己的，水也只剩了一点点，他只好用剩下的一点水把稻苗插上。


到了秋天后，奇迹出现了。当初让水的年青人家的稻田虽然当时缺水，但却获得了大丰收。乡亲们纷纷称奇，乡领导也在村上开会宣布：不管别的地方怎么不让炼功，在我们乡这里可以公开炼，我们希望这里炼法轮功的人越多越好。◇











她是隐形人吗？





一个市公安局副局长是这样“开导”法轮功学员的：“现在你可以偷、可以抢、可以贪污腐败，只要整明白了（明白中共想整谁），保准你没事，不管你真不真、善不善、忍不忍，只要没人举报，我们知道了也不管。但你想修炼‘真、善、忍’就不行，没人举报我们也抓，因为共产党就怕‘真、善、忍’。不管咋说，只要你不真、不善、不忍，保准你平安，这是社会现实。”


您说，共产党造就的这种“社会现实”，能给您带来稳定、长久的幸福生活吗？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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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情况下，如果照相


机正常，底片无问题，又掌握了较为准确的曝光时间，那么包括人在内的景物，都会留下真实的影像。


但是，在阿尔及利亚以东的提济乌祖省，却有一位名叫哈利马·巴德科弗的妇女，已经70多岁了，在她所有的证件上都没有贴上照片；她自己以及亲属们的照片中，也没有她的任何留影。


开始时，人们以为她不喜欢照相，因此没有照片。后来，她告诉人们，她照过很多相。虽然说每次给她拍照时，她会昏厥过去，但是为了解决证件上的照片的需要，也想为自己留下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，她还是比较乐意照相的。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是拿不到自己的照片。她去问摄影师，摄影师告诉她：底片上没有你的影像。


后来，阿尔及利亚一些高级摄影师听到这个消息，便专门把她邀请到城里，拿出最好的相机，挑选最好的胶卷，分别在室内、室外、灯光下、日光下给她照了许多相。而且为了郑重起见，还让她和别人合了影。


当这些技术高超的摄影师们满怀信心地在暗室里冲洗底片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的：她的单人照片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子，只留下一块黑迹；她与别人合影的底片，别人的影像清清楚楚，唯独没有她的影像，在她所站立的地方，留下的还是一块黑迹！


摄影师们茫然了。随之而来的科学家们也只能表示不可思议，因为根据现有科学原理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


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其实，真正的科学态度应该是承认“已知”的局限性，正视“未知”、不断探求“未知”。所以，如果打着科学的幌子，肆意歪曲、诬蔑佛法修炼中的超常现象，这本身就不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。◇





前些天和一位美国律师朋友聊天，他是一位法轮功学员。在问到当初是什么吸引他开始炼功的时，他谈到在看《转法轮》后，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中提到人要“返本归真”，返回真正的自我。他说他当时就觉得，虽然人在成长的过


程中表面看是不断成熟，但是不是离真正的自我越来越远呢？人们往往很容易陷在事情中出不来，就象股市


高涨的时候人人都在谈论着股票，希望自己能从中幸运发达；而股市跌落后，又都垂头丧气，哀叹着自己的辛苦投资付之东流。而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什么事件，人们又都会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。人似乎总是随着潮流在走，但越走越没有真正的自己。


我听了之后，颇有感触。想起自己很年轻的时候，可说是不通世事，但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别人的东西掉在地上都会抢着去帮捡，好像是本能，都不需要考虑。后来经过岁月的磨练，倒是越来越成熟，待人处世不会象过去一样“不通人情”，但那种很纯的发自本心去帮助别人的感觉却越来越少了。


再看看现在的年轻人，别人有什么自己也一定要有什么，追求一种很“酷”的东西，且自认为很独立，但其实更是毫无例外地被潮流带动，


流行什么样的服饰，爱好，新鲜事物就自己也一定要有一份，却从不想其中有什么美感，对自己是否真


正有好处。更有甚者，聚众吸毒，在男女关系上随便等等。其实都是在别人的影响下生活，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本性的认识。


古人说：知足长乐。那不是一种消极，而是对生活的智慧和人本性的了解。人只有在合乎本性和自然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陷在我们觉得自己一定要做的事情中，而不能退后一步，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？在我们苦苦追求的过程中，是不是“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”呢？


我愿更多人能够把握住自己的本质，不被世俗侵蚀，不为虚幻所动。◇





小张是个急性子人，办事又犹豫不决，平生最烦的就是等着排队，最为难的就是看着这一排排的队伍，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排在哪条后面。更让小张心烦的是，单位里有些领导老爱拉帮结伙的，最近听说党要“保鲜”了，单位里要树个先进榜样，这回几个领导党员又开始争取群众


了，这支持谁不支持谁，可不是个小问题啊，弄不好饭碗就砸了，可是领导谁也得罪不起啊，这回站队又站在哪边呢？也有人说，“那就随大流吧，谁支持的人多咱也支持谁。”小张说，“这支持的人多，可不一定就最后评得上先进啊，你知道谁后台更硬啊，你知道谁更手眼通天啊？哎，这世道，左右为难啊！”


于是，小张就向父亲老张请教这“站队”之道，老张就给小张讲他们家里的经历，小张的爷爷老老张是个老实巴交但很能干的农民，当初共产党夺了权之后，看到老老张种的田地多，就扣上了富农的帽子，平时亲戚们都夸老老张勤劳能干，这下都和他划清界限了，这大概算是最没人性的站队吧……。老张又讲到了小张的二大爷，二大爷家是书香门第，博学多识，只可惜，反右时，没站好队，被打成了右派，忧愤而死……


小张感叹，这“站队”可真有时挺残酷的啊。老张继续说，也有的人倒是挺“会”站的，就说那个原来村里的大队书记吧，一个劲的跟在共产党屁股后面跑，搞运动最积极，整人最卖力，不过最后也没落到什么好处，村里谁都怕他，谁都不愿意搭理他，最后地震的时候砸在屋子里，人们就是没发现……


听了老张的话，小张似乎更是对如何“站队”没了主意，心想：这“站队”不就是为了有个好前途吗，可是站在哪里，却真不是那么好选择的，今天是强硬的后台，说不定明天就变了，谁是最强的呢？


这天，小张的二姨来了。小张就问二姨了，“您说这天下谁最强啊，咱得站在哪个队伍后边啊，可别站错队了。”二姨回答的倒也爽快，“当然是老天最强了，你看谁再有本事，你能有老天强么，现在人们虽然认为科技发达了，可是面对天灾能阻止吗？共产党讲与天斗，苏联共产党不在几天之间就解体了吗？共产党迫害信仰“真善忍”的老百姓，那叫什么啊，叫天理不容啊。现在是老天要灭中共了，现在啊，就是你选择是站在做尽坏事的恶党后面，还是站在天理一边的时候了，退党保平安啊。”


小张想了想，说：“是啊，虽然共产党又是警察，又是军队特务的，还有监狱、劳教、洗脑班，可是信仰“真善忍”的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被打倒过，倒是中共人心都散了，高官出国都怕被法轮功学员起诉……这回啊，我也不犹豫了，就站在天理一边，就站在“真善忍”一边了，二姨您帮我网上声明退党吧。”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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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看到这条新闻，我找不到任何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种虐杀行为。“惨无人道”、“兽性”……这些词


，好像都无法诠释我心中的感受。


香港镜报周末版2005年11月27日，特约记者李鼎、王哲轩报道，原山东省莱州市电视台记者、主持人李光，于2004年12月3日在山东省潍北监狱被警察徐海明、王喜运等人活活折磨致死，死时年仅28岁。


李光，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生前是山东省莱州市电视台记者、主持人。他因为学炼法轮功被非法抓捕，后被非法关押于山东省潍坊潍北监狱。


李光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遭到残酷虐待和非人折磨。2004年3月，李光绝食抗议7个月之久，潍北监狱为使李光屈服，曾用7根高压电棍恶毒电击他，李光的脖子被电击得像头一样粗，遭迫害次数，仅电棍电击，就近40次，每次长达3─4小时。


2004年11月底一天，潍北监狱教育科科长徐海明等人将李光关入小号，教导员王喜运找来了聂林杰、孙艳秋、杜刚、赵炳至4个打手，轮番殴打李光。


第二天，李光被带到管教股，教导员王


喜运用手铐将李光的双手反铐，然后亲自用两根5万伏电棍一起对李光的头、脊梁、大腿、生殖器电击，李光立时昏死过去。王喜运随后又叫来聂林杰等4个打手把李光抬回小号。后来，王喜运又指示把李光吊在床上，手脚捆在一起，只穿


着内裤挨冻，并从这天起就不让李光睡觉，两人轮换倒班看着李光，发现李一睡觉，便往李光身上泼冰水，用手掐他的睾丸，一声声撕肝裂肺的惨叫不间断地从小号中传出。


李光就这样被连续不断地折磨了8、9天，王喜运见李光仍不屈服，便指使打手们用毛巾把李光的胳膊包起来往里倒开水，往脖子里倒开水，使李光身上一块块青紫红肿，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。最残忍的是王喜运还指使人用铝线捆住李光的阴茎不让他撒尿，就这样李光被活活地折磨致死。


王喜运见李光死了，为了逃脱责任，连忙假惺惺叫来医生给李光挂吊瓶、抢救，其实这时李光早已被折磨死了……◇





虐杀





站队





▲酷刑示意图：电刑





如此“开导”








